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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出生我就被算命先生说成是个有福相的人，眼睛很大的男娃，以后绝对有出息。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有趣言论，再之后被人多次说过。

我得事先声明，接下来我并不是来诉苦的，我只是在说明一些我的事实。

我也不知道是从多久开始，不太愿意接触男性，即使我也是男性。在那个性别意识并没觉醒的幼儿园时期，我几乎都是和女生玩在一起，天

天闹在一堆，和她们做她们的游戏，玩女生玩的玩具，甚至和她们一样去憧憬一个王子的角色。

至于之后喜欢同性可能与这个有关。

与女生的过于亲密招来所有男生的排挤，那时大多数家长包括我自己父母的教育都是：男生就应该和男生在一起玩，女生就该和女生玩，男

女有别。

于是男生们得到了资本，孤立我的资本，不和他们站一起的即为异类。女生们在之后也受到男女有别的相关说辞的教唆，也逐渐远离我。

我终于成了一个人。

孤单并不是我有得选的，他们眼里的我是没有选择权的。

我有尝试过热脸贴冷屁股。我把自己的玩具挨着递到别人的手里：陪我玩一下吧，陪我一下吧，就一下，求你了......姿态出乎意料的低。他

们有接过我的玩具，并没在乎我话中的内容。至于之后我是否能在放学时准时收回我的玩具或者是否收回一具玩具的尸体，也是我没法控制

的。

我只记得几次对着那些人的家长哭闹告状，目睹那些大人对自己孩子宠溺的训斥；甚至几次朝自己父母倾诉后换来一句：这就是你的不对

了，一个玩具而已，我是不是教过你要和同学团结相处......

嗯，所有人都叫我学会一样被视为生存之道的东西，隐忍。

 

跨进小学，换个环境是该重新开始，然而才进校时的和谐退散得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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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这年，我猝不及防的被迫贴上一个“娘娘腔”的标签。我身体里潜移默化的一些阴柔气质被大家抓了个正着，于是我成了所有人课余时间

的闲话，无聊时嘲讽的对象。我并没有反抗，因为我受到的“高等教育”是“以礼相待”。

我只用笑，对所有冷嘲热讽唇枪舌箭微笑，忍受在唾沫淤积的泥潭中浸泡，我想我会得到我应得的善待。大人们告诉我的。

但他们并没告诉我，有“得寸进尺”的存在。

事情进展到一种似乎无法挽回的地步，我的退让被当作软弱可欺，我给的笑脸被视为城府极深。班上不知出了外贼还是内贼，不用在意，只

要是谁丢了东西，那绝对是我“偷”的，即使后来有找到的，我的名声都摆在那了，有口难辩，用他们的话说：长了贼相。倒是苦了了班主

任，收到众多关于我的告状，没查出事件原委，他也没法给我说法。

除此之外的好些荒谬就不一一列举了。小事堆积多了迟早会搞大。

我开始受到好些肢体攻击，经常在没预判的情况下飞来一记拳头或巴掌甚至一脚，然后我猛然的送走那些跑开的嬉皮笑脸。这些还好，那时

男生中莫名流行起来的某个游戏拿我做了试验品，我经常忽然被一群男生强按住四肢，然后用力抓捏我的生殖器，高呼让我变成太监，惹得

女生们惊叫欢笑。也会猝不及防的被偷偷跟来身后的男生用合在一起的两根手指，猛的戳进肛门，疼在地上蜷缩，听众人开怀大笑。

一切的原因竟是：看我不爽，就想整。

没有原因的原因是最难成立的，却也是最难反驳的。

直到六年级时，一次考试我不小心考了前几名，再挑不出其他原因，放学后，我被一群人围堵在学校后的巷子，先是基本的辱骂，再是用膝

盖砸肚子和下体，我滑到墙角，竭力捂住肚皮忍痛，我透过他们腿与腿之间的那一点缝隙，望见巷口那些驻足围观又离开的人们，第一次感

到绝望。

初中也再次违背了我的希望。

以同寝室室友为首的男生群体接替了“玩”我的任务。不一样的是我初中有了些脾气，我适时的会做出相应的反抗，但室友扔来的一句话让我

瞬间瘫软下来：只要我半点反抗，他们就拿不小心和我分进同一个班的堂妹来整……

接下来初中三年，我包干了整个寝室的每日卫生，替他跑各种各样的腿，有时要替他洗衣服，甚至他的内裤袜子......对外我也顶着他带头的

讥讽、谩骂、挑衅……

直到初二开始的某天。



他向我的一女性朋友表白多次，次次被拒。

再次被拒的那一晚，他在寝室发了很久的脾气。熄灯上床过后不久，他在他那边叫我名字，说要过来到我床上睡，我拒绝了，他完全没理

会，带有威胁的爬上我的床。

过一会儿他开始在我身上胡乱的摸，像是要钻进我皮肤的力度，然后他掐住我脖子，在我耳边低声勒令我跟他去阳台的厕所，同寝室的人都

睡了，没人知道。

我迟疑的跟他去了厕所，他锁上门，逼我到墙面，提出要求，要我为他口交。

我果断拒绝，他又一次提出关于我堂妹等人的让我无力反抗的胁迫，在我还挣扎的时候，他将我狠狠的摁下身，将他的生殖器硬塞进我嘴

里……

之后此类事件，持续长达两年。

……

我现在将这些说出来，并不是想博得同情。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它是事实，事实是应该让人看见的。

过去这么久，在经历了高中以及大学忽如其来的善待之后，我已经能把它们消化安放，平静的阐述。

没有谁错了，也没有谁对了。

若说期望，我愿它是唯一的，没人经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如此境遇。

它与它们，只配成为历史。

（图片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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